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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從沈嘉蔚巨作《巴別塔》談到“習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何與懷

（接上期）不過，既然習近平及其

一伙要堅持馬列主義，我們也可以對此

稍為提出幾點談一談。

《共產黨宣言》禍害極大，其中，

就有一個低估人性惡而導致的根本性的

錯誤。按《共產黨宣言》，剝削與壓迫

的根源在私有制，因此要用革命方式消

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然而，殘酷的事

實是，私有制被革命後，生產資料收歸

國有就出現了財產在名義上（抽像的）

歸於國有（公有），但實際支配者卻是

具體的掌權者（官僚）。當這些無主財

產被國家掌控後，廣大民眾則喪失了一

切財產，為了生存，就只能依附於這

個體制。私有制被否定後，不單財產而

且人身自由及一切權利都變得更容易管

控，這就為新的奴役和壓迫大開了方便

之門。像所有人一樣，掌權者具有自私

性和自利性，他們會利用名義上的公有

制達到自己的目的，此時新的剝削和奴

役就會出現，而這種剝削和奴役是建立

在全方位的控制與壟斷之上的。至此，

打著反壓迫的名義壓迫，打著反剝削的

名義剝削，便開始大行其道，便造成徐

志摩所說的那片“血海”！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學說的

核心範疇，被列寧在他的遺毒甚遠的《

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無限誇大，歸結為

暴力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對暴力頂禮膜

拜。今天世人把斯大林看作二十世紀三

大惡魔之一，而根據既在列寧身邊又在

斯大林身邊工作過的蘇共元老莫洛托夫

在晚年的談話，關於這兩人誰更凶狠的

問題，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是列寧

更凶狠。“如果沒有恐怖和暴力，無產

階級獨裁便成為不可能。”列寧這句名

言成為所有共產革命者的金科玉律。列

寧本質反人類反人性，這是他創建的蘇

共下台以及蘇共統治了七十年的蘇聯解

體的最內在的根本原因。

研究者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合法性

的理論根據是：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

就要解放全人類，但這樣一來，馬克

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後，又確立了

一個“救世階級”。列寧發揚了這個思

想，提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

（實際上是“救世黨”），這個先鋒

隊又由幾個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領袖

來領導——這就是列寧關於“群眾、階

級、政黨、領袖”的觀點。從救世階級

有一次與余光中、鄭愁予閒

聊至深夜，從文學談到人生的無

常聚散。余光中感慨地說：最近

在電話簿上的姓名又劃去幾位逝

去的朋友，余老此話不到兩年，

他的名字與電話也自我的記事冊子刪去。2021春拜時，

詩人管管聲音宏亮嚷嚷：我活到一百歲沒有問題，你就祝

我活到一百二吧(的確，管管身況健朗，有一次與我自101

大樓繞道踱步到台大公館，超過一小時，仍舊氣穩色怡)

。管管此話只隔三個月也成永訣，時年九十三。

有的因年趨老邁，體力疏勤，性趨孤僻，漸漸不與老

朋友或外界聯繫，最後一次晤面的道別，竟成活著的「訣

別」。

有的因子女不成材或是消

極的啃老族，深怕聚聊時被提

起而顏面無光，因而拒絕參加

尤其是老朋友或同學的聚會，

也成了活著的「訣別」。

有的因事業或舞台鴻猷風

光後的失意卸角，無法以黯淡

清寒的衣袂面眾，亦是一種隱

遁之活著「訣別」。

有的因流言蜚語、中傷、

黑函或假訊息造成誤解、自築

心結，疏離的情誼漸淡，莫名

無因而成老死不相往來之活著「訣別」。

有的因黨派社團扶植的利益，而遵循封殺的目標，也

許是摯友知已，唯使一顆頭殼只能背義隨波逐流，依附在

權勢巨掌之下匙分生存利納，曩昔拳拳情緣也成兩雙足跡

平行的活「訣別」。

當然亦有不少以為是短暫的道

別，被遠行或環境時空的阻隔而成

永不再晤聚的活「訣別」，總會在

靜謐或微光映牖的孤夜中，讓遺恨

的長嘆迴盪在疏桐搖曳的牆影裡。

飛機輪船火車月台上攢簇形形色色的道別，旅人被生

命的軌道一節又一節的遠行喚去，揮手或擁抱時亦無法說

清楚窩藏的心事，此刻是血脈賁張或滿身疲憊的相凝……

明朝便在幕幕不熟稔的埸景裡恣意笑哭，道別是現代人彼

此的體溫漸遠而手機的螢幕燒得灼灼的戲碼。

最期盼是情人在泛濫之春色惹出亂舞的蜂蝶，依依不

捨的道別是等待下一次忐忑的衣

襟綻出嬌藏的玫瑰，讓滾滾而來

的思念瞬化成生死相許的繾綣。

至於親情父母夫妻子女的訣

別，可謂世間幾逢傷心事，悽厲

悲涼的徹骨楚腑之痛，無法將思

腸之情溢盈於文字而撫苦。

戰爭的道別與訣別是在同一

時空座標裡幽咽，未竟的願景在

燒焦的沙場裡明滅，床與窀穸的

石碑躺下時是同樣的姿勢，只是

母親無法喚醒你與世間解約剎那

的悚慄。

日月星辰莽莽無聲昇墜，所有蔥蔥蒼蒼生息的萬物緩

緩步向訣別，不管是鄉愁情或萬般不捨的血脈親愁，終亦

在眷戀牽掛世間愛恨貪嗔癡的苦海裡……訣別。

（2023年4月4日完稿。）

訣別與道別
方　明

■方明有一次與余光中、鄭愁予閒聊至深夜。

磐石堆疊隔離苦煉的心智

激進主義革命先鋒或保皇黨竊聽

權力鬥爭的黑暗聲音

冤怨污濁的回響也在

厚重的牆壁圖渾震盪

復仇火焰在此熊熊擴燃

甚至吞噬太陽杲杲的光芒

正義永遠被嗜血的年代蹂躪

幽幽迴廊上鐫刻的名字

永遠是歷史偷渡險灘

沉溺的精魄

迴環的大海荒涼得令人迷航

疋疋觸礁的怒濤猶似魔鬼咒語

善與惡在此被空玄的歲月催眠

■伊夫城
堡外觀

伊夫城堡
方　明

讓僕僕肉體幽幽枯竭

海鷗嘶鳴與兇濤咆哮

企圖鎮壓囚犯的屈鳴

失意的頭顱相互嚷嚷踉蹌的

行跡　老鼠與螻蟻被召喚朗讀

曝棄多日的死亡遺囑

挖鑿疾疾逃亡的甬道

依照權霸猙獰的手勢丈量延伸

後記：距法國馬賽港約三點五英哩的伊

夫城堡，曾是法國國王法蘭索瓦一世為防禦

西班牙侵略而修建的堡壘，後改為國家重犯

監獄，因法國大文豪大仲馬小說筆下《基度山

恩仇記》之主角愛德蒙被誣害而囚禁於此十四

年，越獄後便展開一連串驚心動魄之復仇行

動，伊夫城堡也因這部小說故事而名噪世界。

驚悉荷蘭池蓮子文友忽然

往生，噩訊傳出震撼世界華文

文壇與杏壇；初始極難相信這

則讓我手足無措的意外訊息，

還以為是惡作劇。十一月又非

愚人節？唯有再三求証，最終

只得讓紛擾之心重溫與這位已

乘風飄隱的溫州才女結文緣經過。

2012年，池蓮子領導的「荷蘭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

心」邀請「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聯合主辦：假荷蘭

Delft市舉行的「中西文化文學國際交流研討會」。是年4

月28日，我與內子婉冰抵達了荷蘭，轉內航機到達Delft

市，雨中被迎接到了會議召開的酒店。池蓮子熱情地與我

們相見歡，看她忙到不亦樂乎地為各國文友們安排住宿，

她精明能幹的表現讓我印像深刻。幾天會議後又安排歐洲

七日遊，赴會的文友們才盡興賦歸。

都說溫州人是最會營商者，而這位溫州大夫卻在

1985年遠嫁到荷蘭後，開設中醫診所為當地居民行醫濟

世；並且開班傳授太極，成為Delft市被眾多

洋學子們尊敬的師傅，亦為市民熟悉的中醫大

夫。但當地市民與學生均不知道池大夫、池師

傅還是一位華文知名作家呢。

2014年3月中，由我籌辦世界華文作家

交流協會十六位文友前往臺灣採風一週。池蓮

子是本會副秘書長，邀請是應毋庸議。初始接

到我通知，她竟一口婉拒，經我再三保證並要

求，總算回心轉意同意赴會。

到達臺灣國際機場後即給我致電，告知她

已來了；乘的士離開機場，幾分鐘後驚訝隨身

手袋不見了。這一驚真讓她感到無比恐懼，即

原車趕回機場到詢問處。正在告知職員所失手袋時，忽見

一位警員手拿她的手袋行至詢問檯前，笑著問她手袋內所

藏之物，告知有三千美元現鈔與證件，警員對照無誤即奉

還給她。

這一喜讓她在採風期間，將手袋失而復得的事向大

家陳述，從此對寶島臺灣全面改觀。她說除了臺灣，在其

它國家地區，手袋在人流極多的國際機場丟失，縱然能找

回，袋內幾千美鈔一定丟失啦。性情中人的池大夫，無法

回報那位在公共電話亭內拾金不昧的臺灣人，只好將這件

傳奇經歷宣之於文。

兩年後，2016年5月12

日，我又為世界華文作家交流

協會的十八位文友們，籌辦了

到河北邯鄲古城採風一週的活

動，池蓮子文友欣然報名參

加。也是在此行程中，因我擔

任了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兩屆共六年的秘書長職守已屆

滿，在邯鄲古城由文友們提名，池蓮子眾望所歸被選為第

三屆秘書長（並通過將秘書長銜改為會長）。

作家們有幸參觀了楊式太極宗師楊露襌大師的博物

館，身為太極師傅的池蓮子一時興起便在楊露襌大師博物

館前廣場，一招一式地打起她熱愛的太極，打完後博得全

場如雷掌聲。

採風團團隊如有池蓮子文友參加，大家都很安心，因

有一位醫生隨團。在邯鄲古城有位文友意外受傷，池大夫

隨身的袋內備有小銀針、藥油、貼布等救傷用品，她二話

不說即為該文友療傷，手法技巧高明，還邊包紥邊講解，

讓文友們彷彿上了一課針灸療傷法。

去歲年底，忽聞她的荷蘭籍丈夫辭塵，與

夫君結合三十餘年的池蓮子，異國情緣恩愛無

比，她驟然喪夫自然傷心欲絕，幸得小兒子與

友人經常陪伴左右，但再也無心情與文朋詩友

們交往，也是從那時起我再沒有收到她任何電

郵。

池蓮子文友原名池玉燕、於1950年誔生

於中國溫州，2023年11月10日在荷蘭Delft市

壽終正寢，得享陽壽七十有三。

生前曾攻讀中國現代文學、民俗學及中醫

專業。是《南荷華雨》中荷雙語小報主編、荷

蘭東南部「靜療保健中心」主任；彩虹中西文化交流會會

長、世界詩人大會永久會員、中國世華文學同盟會會員、

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副會長等。

池蓮子文友畢生為宏揚中華文化作出極多貢獻，遠適

歐洲荷蘭後即設醫館行醫濟世、廣收門徒傳授太極功夫、

閒時撰作詩文小說，著作等身，留名世界華文文壇，功成

身退彷若一道美麗彩虹乘風飄隱，文名芬芳永存。

池大夫，請安息吧！遙祝您一路好走……

（2023年11月27日修訂於墨爾本無相齋。）

彩虹乘風飄隱
——遙悼池蓮子文友

心　水

■池蓮子遺照

故鄉掛在左邊，
夢想掛在右邊，
在一起槍林彈雨的洗禮之後，
四萬隻候鳥張開了翅膀。
離家，
起飛。
不再回頭，
朝著神秘的太平洋。

左腳踏過枯萎的季節，
右腳跨過燃燒的廣場。
穿越血色幽靜的山谷，
四萬隻候鳥張開了翅膀。
離家，

候鳥的天堂（為紀念那個嬗變的年代，為那個年代的那一群人） 塵  埃

起飛。
一片片雪花，
在冬天結束前進入春天的牧場。

翅膀劃過流年緩緩轉動著方向，
不惑的眼神流露著驚喜與迷惘。
凌亂的羽毛如那捋不順的夢魘，
忽然到來的黎明，
還是令人有點猝不及防。
我是誰的飢寒交迫，
誰是我的鳥語花香。
草葉在飛，
還有多少期待的眼睛仍在路上。
感謝上帝，

我在選定的那棵樹的枝叉裡，
安頓了詩和遠方。

黑夜來臨時我閉上眼睛，
聽說這裡的夜空容易出現幻想。
我不敢相信當年那些走失的候鳥，
已變成遮天蔽日的藍花楹，
裝點著這一街人間天堂。
聽那滿園的歡聲笑語，
哼那悠閑的低吟淺唱。

繁榮的景像也曾有過凄涼，
聽說這裡曾是一座罪犯的牢房。
為了自由，平等和尊嚴，
在我到來之前的某一個早晨，

這座孤島已被徹底的解放。
這第二次被解放的今天，
是驚恐的眼神和謊言與真相，
還有我認知的愚昧和荒唐。

一朵朵含淚的浪花飛濺，
一片片融化的夜幕燈光。
這一片桑田淨土，
盛產海灘和陽光。
我們用生命在這裡擁抱光明，
也將在這裡坦然地接受死亡。
一次自我的革命，
一場自我的流放。
候鳥的千山萬水，
靈魂的如願以償。

首先還是要說，何與懷先生以八十三歲高齡，推出這

本著作，確實不容易。

許多人到了這種年齡，都在談養生，談保健，研究

怎樣延年益壽。而何先生在這個高齡還著述不斷，筆耕不

輟。他近年來在網絡媒體發表了大量時評文章，談家國天

下事，談文學和文化，關心人類和國家命運。憂國憂民是

傳統知識分子天然的責任感、使命感。這種精神與民國時

代知識分子一脈相承。這無論如何都值得我們學習。我們

這些所謂“四十千”，即當年居留下來的留學生，有些人

也都逐漸步入老年了。撫心自問，我們能做到嗎？

我認為要做到這樣，除了個人道德價值觀念，意志和

信仰，還有就是人與人的個體差異很大。並非每個老人都

具備這樣的身體資質。我們知道中國有幾個老年學者，如

資中筠、袁偉時，還有周有光（已經逝世）等都是思維敏

捷，八十、九十歲還能著書立說。具備這種身體條件的人

不多。這是一種天生稟賦。

同時要肯定的是，在《嬗變》一書的前言中，作者

在第一行就開宗明義指出，澳州政府當年是因北京天安門

事件給了四萬中國留學生居留權。這是歷史事實，必須尊

重，無法回避，無法繞過。哪怕一萬年後，回顧這段歷

史，還是要這麼說。簡單一句話，短短幾個字，說出來，

在書上印刷出來，也是需要勇氣的。這是一種良知，一種

道德底線。事實是，在澳州出版的其他反映中國留學生居

留歲月的紀念文集，都沒有說出這個事實。

書中有大量對澳華文學藝術的評論，都涉及政治，如

文革、反右等敏感話題，作者這些評述都

深刻尖銳，一針見血，價值觀明確，是非

清楚，善惡分明。

此書比較詳細評介了澳華留學生中之

文學界藝術界的狀況和發展進程，總結了

他們取得的創作成果。為了解澳華文學藝

術歷史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我關注到書中關於華人畫家美術家創

作的評介，占幅比較大。我們從中可看到

澳洲文化界一個比較特別的現像，澳洲藝

術家們對歷史的批判，對共產主義烏托邦

意識形態的批判和解構，比文學界表現更

為自覺，更為決絕。這些畫家藝術家們無

疑走在了前列。

書中評介了澳洲三個畫家。

先談談畫家王旭。他的畫作很多都是

歷史題材，幾乎都是揭示中華民族近代的歷史苦難。他的

一幅具震撼性油畫《永不遺忘》是以上世紀六十年代飢民

與餓殍為主題的巨作。紀念六十年代那場餓死四千萬人的

世紀慘劇。此畫榮獲澳洲“索門獎”第二名。他的另一幅

著名油畫《百幅右派頭像組合》，顧名思義就是給百個當

年右派分子的畫像。他為此多次“潛”入中國，歷盡艱辛

找到這些右派，實地採訪。當然也還制作了大量錄音、錄

像。為什麼說是“潛入”？因為採訪這些右派，要像搞地

下工作那樣避開國安和朝陽大媽。其創作本身就是個歷險

過程。

書中評介的另一畫家是沈少民。他創作出一組令人

震驚的藝術作品《G5峰會》，以一種行為藝術的方式，

展出水晶棺裡的四個共產主義領袖（其中卡斯特羅在病塌

上）在陰間的峰會。此作品被新加坡美術館收藏。

他的另一個同樣讓人震驚的作品是《偉大的標本》，

那是一個硅膠制作的毛澤東屍體。所有這些作品的指向性

和強烈的批判意識都大膽而直率。

還有著名畫家沈嘉蔚的歷史畫。大家比較熟悉的是他

有關文革歷史的《1966北京吉普》，及《1972年步輦

圖》。而他最近完成的巨作油畫《巴比塔》，則有更為深

遠的意義，他是用畫筆為百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蓋棺定

論。作品敘事宏大，意義深刻，是他創作的一個里程碑。

創作此畫的十多年，也是畫家自己從理想主義向自由主義

回歸的過程。

所有這些美術家的作品背後是極其宏大的百年世界政

治歷史敘事。

文學與美術作品當然不能作簡單類比。但在揭示苦

難，批判社會現實，記述重要歷史這一點上，文學與繪畫

則是共通的。在這方面，文學所具有的獨特功能是任何別

的藝術形式不能勝任的。一般來說，這樣的重任理應由文

學來承擔。古人說，國家不幸詩家幸。中華民族那幾十年

經受的深沉苦難，堪稱在人類史上空前絕後。這本應該是

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和庫藏。

因此，文學界，包括全球華文文學界，在反映大飢

荒、文革、反右、土改、上山下鄉等深沉的歷史災難方

面，都應該有所擔當。但遺憾的是，至今並沒有出現一部

全景式的史詩級的宏大敘事的文學作品。例如像《古拉格

群島》那樣的著作。只有這樣的著作，才能配得起那個時

代，配得起那種苦難。

澳華美術家們自覺承擔了這一歷史重任。可以說部分

彌補了這個缺失。

中國國內作家因為政治環境，無法寫出來是可以理解

的。莫言、余華、閻連科等人已經是盡了力的，他們的作

品已經超出了政治擦邊球的臨界點。再走一

步，就是他們自己的災難了。

當然以中國之大，以中國知識分子的頑

強與韌性，也許會有作家正在寫，或已經寫

好，藏之高閣，在等待出版時機。這也只能

是一種猜測。

已經沒有了政治桎梏的海外作家，同

樣也沒有寫出這種人們期待中的黃鐘大呂式

的作品。海外也有一些創作能力超強的文

學大腕，如鄭義、古華、孔捷生、嚴歌苓、

高行健等等，他們完全有實力有條件擔此重

任。但可惜的是海外也沒有產生人們期望的

作品。海外華文作家可能有生存壓力等等原

因。或許有更多的其他因素。

應該說，海外作家抒寫中國幾十年苦難

歷史的作品其實也不少，如美國巫寧坤的《

一滴淚》、鄭念的《上海生死劫》、哈金的《等待》、加

拿大艾米的《山楂樹之戀》、高行健的《靈山》等等，還

有澳洲作家齊家貞、汪應果、心水等等的作品。但基本上

都停留在記述個人苦難，或者家庭家族命運遭遇的這種層

次。應該說沒有出現一部宏大敘事的巨著。

為什麼無法產生這樣的作品？這與網絡時代對文學的

衝擊、與物質時代對精神生產的腐蝕等大環境都有關係。

但無可否認，許多中國作家們耽於溫柔安樂，缺乏擔當，

已不再有崇高的責任感使命感。作家們缺乏獻身精神和為

文學殉道的精神品格，也是事實。現在已很少有作家會像

索爾仁尼琴那樣，在極其艱難惡劣的環境中磨煉十年去寫

作；沒有作家會有曹雪芹“批閱十載，血淚凝成”那樣的

創作精神了。

這很令人遺憾。這些直接經歷了這場歷史苦難的見證

人離世後，後來人再寫，因為沒有親歷的感受，很可能就

變味了。

在此只能發出一聲無奈的呼喚，呼喚我們的《古拉格

群島》！

呼喚文學——從《嬗變》一書想到的 劉　放

■劉放在2023年11月11
日“澳華文學三十年”研討
會上發言（曼曼攝）。

■中共現在把習近平與馬克思、恩格
斯、列寧、毛澤東並列。 ■沈嘉蔚名畫《第三世界》

到救世黨，從救世黨到新的救世主，

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地

方。毫無疑問，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肯定迅速演變成一黨專政，再變為領

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方式，會

從“階級恐怖”到“全國恐怖”。

生存永遠是人類共同的最基本要

求和本能，使用殘暴的專制手段脅迫

人民放棄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只能得逞

一時而絕難長久。人類另一個本能需

求是自由，沒有人會願意被管制、被

奴役，帶著枷鎖膽顫心驚地生活。所

以，從根本上來說，馬列主義是反人

性的，而其反人性的本質便注定它的

失敗。

由此也可以看出，習近平他一

個共產黨獨裁者妄圖為世界“指明方

向”構建共產主義社會狀態“人類命

運共同體”是多麼地荒謬！多麼地異

想天開！中共的野蠻專制同西方民主

制度的對立決定了兩種國家人民命運

的不同，如此不同的命運，豈有“習

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周易》有言：“德不配位，必

有災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人們還要

擔心，這個“德不配位”者，這個“

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醜”

，會給中國甚至世界帶來什麼災殃？

 七，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 Australia：永遠的《

巴別塔》（上）
 許多年以後，我們這一代人早

已過世，接著是下一代人，也先後

離世。我想像那個時候，100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這間獨

立屋成為了一座“沈嘉蔚紀念館”。

層高近八米的展廳中，前後左右大

牆上依然釘掛著四幅巨畫：最大那

幅是《烏托邦》；右側是《英特納

雄奈爾》；左側是《古拉格》；對面

是《薩圖耳諾斯》。每天不斷有從世

界各地慕名而來的參訪者。接待員

是一男一女兩位，男的英俊瀟灑，女

的端莊秀麗，均學識淵博，絕頂聰明

智慧，非常完美，而且從不休息。來

客還沒有進門，他們就已識別出其母

語、教養、愛好、立場等等並用其語

言與之交談，滔滔不絕講解沈嘉蔚的

名畫，回答任何離奇古怪的問題。參

訪者中不少是來自北半球那個還叫做

CHINA的國度，他們在《巴別塔》

這四幅沈嘉蔚的名畫前徘徊審視，又

在樓上瞻仰沈嘉蔚的自畫像。他們非

常不解，大半個世紀之前，為什麼他

們的家國曾經如此荒唐荒誕荒謬？為

什麼毛澤東個人崇拜給這個民族造成

空前的大災難後這個民族又再次臣服

於更加離譜的習近平個人崇拜？他們

把沈嘉蔚的巨作看為是挽歌，是控

訴，也是未來的揭示。他們希望實地

感受沈嘉蔚精神。他們虔誠地企求歷

史解答……

人來人往。但是，沒有人注意

到，沈嘉蔚沒有離去。

習慣性地，他常常站在面對著一

片大海的三樓陽台上眺望。這是南太

平洋，跨越浩瀚的海面，那邊就是南

美洲。此時，他的心頭就不能平靜。

一 個 多 世 紀 了 。 但 他 還 記

得，1967年，作為一個紅衛兵的

他，從《參考消息》讀到直接英勇投

身戰鬥的國際共產主義革命家切．

格瓦拉被玻利維亞政府軍捕殺的噩耗

時，曾何其震動！由於格瓦拉被中共

認為是“蘇派”，他的“游擊中心主

義”又為毛澤東所不屑，故而格瓦拉

在中國從未享有正統地位。當時黨中

央的態度深深傷害沈嘉蔚這一班紅衛

兵們的心。

（未完）


